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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荆棘鸟》的圣经元素

一、《荆棘鸟》中的圣经原型人物

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原
型是人类最原始阶段形成的普遍意象，是反映
人类生存状态的永恒性方面的古老模式。原型
反映在文学中就是具有遗传性的主题和题材。①
弗菜认为圣经具有丰富的原型内容，是“文学
象征的渊源之一”。《荆棘鸟》的作者考琳·麦
卡洛生于天主教家庭，在《荆棘鸟》的创作过
程中她能够在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
进行精心的加工造型。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可
以在《圣经》中找到相对应的原型。
拉尔夫对梵蒂冈的向往。对上帝或者说对
神职事业的不懈追求，甚至为着这些舍弃梅吉，
不能不说是一种圣徒式的精神。他用了几十年
时间证明了神性不可抗拒人性，并最终从上帝
的襁褓之中投入梅吉的怀抱，成为田园牧歌中
的男主角。这是人性对神性的胜利，但这也许
是上帝的默许?小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此。他
的优雅。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比一个圣徒更
像圣徒。拉尔夫是个具有神的气质的人。梅吉

第一次在车站广场见到他时，他“穿过盈寸的
地面，表情淡漠地大踏步向他们走来，他那件
长法衣使他显得像个古时候的人物。仿佛他不
是像常人那样用双脚走路，而是像梦幻中的人，
飘然而来。扬起的尘土在他的周围翻滚着，在
落日的最后余晖中显得红艳艳的。”②梅吉像瞧
着上帝似的傻呆呆地瞧着他。之后他多次在梅
吉和她的家人临危遇难之际出现，仿佛是救赎
世人的上帝。斯图尔特服从、忍耐和无所不包
的品行与美德。平静地死去，也是个典型的圣
徒形象。
《圣经》中与天使对立的形象是魔鬼。这个
形象在后世文学中经常出现，《浮士德》、《失
乐园》等作品中都有各种面貌不同的魔鬼形象
存在，西方文学长期以来形成了著名的恶魔主
题。《荆棘鸟》中的玛丽便是个典型的恶魔形
象，作者明显带着贬斥的感情色彩来描写她，
称之为“老蜘蛛”、“魔鬼”。面对一丝不挂的
拉尔夫。她“围着他转，不慌不忙”。宛如在山
中对耶稣进行诱惑的撒旦，拉尔夫虽然“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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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己”，而“他的身上软塌塌的，毫不为之所
动。”他兴奋的是自己的神性力量能够对抗自己
的和玛丽的人性力量。玛丽拥有巨大的威力，

甚至有决定自己死期的权利，她在死前安排了
拉尔夫与梅吉的命运。

弗兰克与朱丝婷是另一类“魔鬼”，他们反
抗权威、追求自由。弗兰克的出现注定是令人
不安与阴郁的，他与继父和兄弟们是仇敌，只
因为他们都爱着菲奥娜。对菲奥娜而言，弗兰
克是她最心爱的珍珠，是她的“红字”。她的骄
傲与耻辱的标志。对于梅吉，他又像是个英雄，
是个参孙。他在克利里家中仿佛是一个幽灵．
攫嚼了每个人的心。朱丝婷叛逆的精神表现在
她大胆地决定自己的命运。离开传统的家庭。
对宗教嗤之以鼻。她追求现代都市生活，也追
求个人的独立自主和个人幸福。
帕迪与他的那一大群勤劳的儿子们，把全

部的精力和热忱献给了广阔无垠的德罗海达土
地，这些沉默寡言埋头苦干的男人。正是被逐
出乐园、必须终生劳苦才可生存的亚当。

在梅吉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夏娃的形
象，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是一朵艳丽
优雅的天堂之花，是第一批人类中最灿烂的一
个女儿”。她对爱情执著、热情，能冲破世俗和
宗教的樊篱。她身上独具的气质。又与失去乐
园后寻求复归而历尽艰难的夏娃的苦难意识是
相似的。梅吉不是中世纪塑造的圣洁高贵的圣
母，但她身上又有圣母般的气质，她在憧憬儿
子戴恩诞生时，曾说要像圣母那样纯洁地爱他，
她与拉尔夫在“圣子”戴恩身亡后的悲恸之情，
几似哀悼基督的感人场景。梅吉与拉尔夫共度
佳期的麦特劳克岛无疑是理想的乐园。那里不
缺乏一切生存所需，有美丽的自然环境，“是一
个柔和的、充满阳光、广阔而又令人欢快的地
方”，与世隔绝甚至用不着穿衣服，而拉尔夫与
梅吉裸露躯体生活在其间，正如伊甸因里的亚

当、夏娃。梅吉的天真、纯洁，身上所具有的
美好温馨的热情，又正如一个天使出现在基兰
博的夕阳之中，在拉尔夫的心中投下了娇艳的
玫瑰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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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罗海达的玫瑰
玫瑰意象早已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希
腊神话中爱神寻找血染的玫瑰，《圣经·雅歌》
的新娘“是沙仑野地的玫瑰花”，纪念罗马殉难
教士而形成了情人节上赠送玫瑰的习俗。玫瑰
在长久的历史中已注定成为爱情的化身，而继
承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文化发展下来的基督教更
与玫瑰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基督教文学中，玫
瑰喻示了天国中极乐的灵魂。玫瑰在《荆棘鸟》
中频频出现。成为一个神秘而又特殊的意象，
明显含蕴了某种深刻的寓意。作者在第二章将
我们带到玫瑰花开的地方：德罗海达围场府邸。
从此，玫瑰就预示性地潜伏着，贯穿于梅吉与
拉尔夫的爱情之中。
众多的玫瑰意象中有一种独具特色的“玫
瑰灰”。在卡森72周岁盛宴之夜。芸香和玫瑰
花丛悄然散发一股令人倦怠的香气，梅吉所穿
的那套服装“颜色略有些发暗，灰中带着浅粉
的玫瑰灰。”长袍上绣着粉红色小玫瑰花苞。鞋
子是精巧的玫瑰灰色。拉尔夫说：“她是个我永
远也不会得到的孩子。是我生活中的一枝玫瑰
花。梅吉只是一个理想。”舞会后拉尔夫目送梅
吉离去。拉尔夫后来决定放弃梅吉，选择卡森
l 300万英镑遗产。当他与梅吉在凌晨策马草原
时。他跳跃的思维中玫瑰意象不断出现：“玫瑰
花啊，苍白的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处处
开遍了玫瑰花。草原上的片片花瓣哟，夏日的
玫瑰，红的、白的、黄的。玫瑰的浓郁芬芳飘
荡在夜空中。粉红色的玫瑰，溶溶的月光把它
冲淡成了灰白的颜色。我的梅吉，我已经把你
抛弃了⋯⋯你对我不过是草原上的一朵被碾碎
的玫瑰罢了。”他把玫瑰的命运喻示为梅吉的命
运。梅吉再次穿上玫瑰灰的礼服。是在被她后
来的文夫带去参加舞会的时候。但她讨厌穿这
身服装，因为为了这样一个人穿上它，似乎是
一种亵渎。玫瑰灰已成为了梅吉对拉尔夫的爱
情的象征，她的忍耐、克制、怨诉都与玫瑰灰
相关联。
德罗海迭火灾后幸存下来的一朵浅粉色玫
瑰，被梅吉作为爱的纪念赠送给拉尔夫，拉尔
夫认为为了教会，他已摒弃了这朵随着时光变
成“棕色的薄如罗纱”的玫瑰。拉尔夫是摒弃
了梅吉吗?当然没有，梅吉难产之际，拉尔夫
再次来到她的身边，伴她度过困危的时光。拉
尔夫临别前对梅吉讲起他保存在弥撒书申的玫
瑰：“每一次我看到那种颜色的玫瑰时，就想到
了你。梅吉，我爱你。你就是我的玫瑰，是我
生活中最美丽的人的形象和最美好的怀念。”十
几年后拉尔夫再次驾车驰向这片广袤的土地。
看到玫瑰丛中到处都有一种淡淡地粉灰色玫瑰
花，他猜测那一定是梅吉种的。那时，他听到
了梅吉的笑声。

①《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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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棘鸟》中的几次葬礼都提及玫瑰。梅吉
的孩子夭亡后，祭坛上放着的花中有迟开的玫
瑰，屋子里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香味”。卡
森葬礼上玫瑰花散发浓重的香味。即使窗户全
都开着，也无法使这香气消散。但是他们依然
能闻到她尸体的气味。这就是恶的气味，玫瑰
香味也掩盖不了恶的气息，这里体现了《圣经》
中的善恶二元模式。被玫瑰花装饰起来的卡森
的棺材的气味是恶的，而梅吉这玫瑰的灰烬是
美的，是善的化身。帕迪与斯图尔特父子葬身
于火灾，大火使得玫瑰花园的花朵像被蹂躏过
的蝴蝶一样，纷纷落入烂泥之中。幸存下来的
仅有的那一朵玫瑰，是因为被拉尔夫夹在弥撒
书中。在戴恩的葬礼上。戴恩躺在一具铅皮衬
里的棺材里，覆盖着玫瑰花。拉尔夫不得不为
他的儿子做追恩弥撒，到儿子死去才知晓其身
世：这个他认为在梵蒂冈世界里真正的完美的
教士，是他的儿子。

三、命运的荆棘

《荆棘鸟》中菲和梅吉这对母女的命运是相
似的。她们都爱上了成年的男子，都追求着难
以获得的爱情，最终都在命运的荆棘上扎得鲜
血淋淋，如同哀美凄艳的玫瑰。菲告诉青春之
时的梅吉：“什么是一小女儿?她只能使你回想
起痛苦。她只是一个人年轻时的变体，将丝毫
不差地重蹈另一个的殪辙。并且哭得泪流满

面。”成年的梅吉与菲一起聊天，菲感叹：“历
史又重复了，当我看到戏恩时，我暗自笑了”。

“女儿是相同的人”。人物命运的循环重复，暗
合《圣经·传道书》所言： “虚空。虚空，人
生虚空，万事都是虚空⋯⋯发生过的事还要发

生，做过的事还要再攸，太阳底下，一件新事
也没有⋯⋯”①

由此可见，《荆棘鸟》描写的命运是宗教式
命运，而另一主题“爱”呢?小说中为全书定
下基调的，是作为题记的那个凄婉的传说，全
书以荆棘鸟凄婉的歌声开始，又在那凄婉歌声
中结束。那段相当优美抒情的诗意化的句子，
同时点出了书名《荆棘鸟》的由来。荆棘的意
象在《圣经》中也屡见不鲜：《出埃及记》中
耶和华在荆棘火中向摩西显圣； 《雅歌》中
“我的爱人在女子中，犹如荆棘里的一朵百合
花”；《新约》中耶稣头戴荆冠，背负十字架。
荆棘是苦难的令人不愉：决的，而荆棘上的鸟儿
的歌声却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
竭”，古老的凯尔特传说中的鸟儿遵循着不可改
变的命运法则而寻觅荆棘、歌唱、死亡，主人
公追求的正是这种“以深痛巨创来换取的最美

好的东西”。这种爱是圣经元素在文学中的人文
主义折射。

(责任编辑何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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